本檔案未經整理
田耕莘樞機主教與修院教育











王伯尼
各位神父、修女、修士、來賓及教授：
今天給我的題目，和前一個月得到的題目不同，兩者相似而不相合。這裏邊有一個小插曲，我曾兩次懇求，第一次跟出面主辦的人說：「我不能勝任，我丟人丟得起，但輔仁大學的名譽卻丟不起。」他說：「這不是我的事喔！這是校長的事情喔！」我說：「你旣然是承辦，你就跟我們校長說一說吧！」他答應說：「好吧！」大概他也没去跟校長說。過了差不多三個禮拜，我一看不行呀！便直接跟校長電話聯絡。他說：「別急，只有你知道田樞機在北平修院文化各方面的事情。」本來是教育的問題，現在改為修院教育，所以題目就小了。無論如何，旣然承蒙輔仁大學不棄，只好把我所能知道、所能理會到的，向大家一一道來。
田耕莘樞機大家都很認識，他是一位標準的傳教士，他自己常說：「我是一個山東老漢，我是一個土神父，没有鍍過金，没有唸過學位，所以我就做點平常事。」
雖然是樞機，是首善之區北平總主教，他還是按照他的意思和原則做事。他旣然是傳教士，傳教士做什麼呢？就是傳福音。福音為了什麼呢？為了救人靈魂。怎麼個救法呢？教人在世上活著像個人樣，然後歸到天父那裏去。
從前，至少我那個時候如此，信教就是信天主，守規矩，盡本份，然後升天堂，没有提過別的。等到後來慢慢的，年歲大了，見的事情也多了，體會出來傳福音不只是教人救靈魂，像先前的老本要理問答：「你為什麼進教？」「為恭敬天主救自己的靈魂。」所說的那樣。如今我們知道這還不夠，你願救靈魂該當實行愛。什麼愛呢？愛天主，愛人。你若只愛天主不愛人，不見得能救靈魂。就算救了靈魂，你在天堂上也是敬陪末座，天堂上有分別，分得很清楚，可是雖然是分，雖然有高有低，有大有小，可是没有嫉妒，每個人都很滿足。
好像聖多瑪斯說過一句話，人在世上認識天主愈清楚，升天堂以後他的福樂愈大，他光榮天主愈多。還是一樣，別人看著不會嫉妒，多的不會嫉妒，少的也不會嫉妒，每個人都是滿足的。那麼傳教是什麼呢？就是教人認識天主，認識比較清楚，並給別人傳福音。上午羅總主教說過：「天國近了。」天國臨近了，就是勸人認識天主。不只是讓人知道有「三位一體」，天主造天地，天主救人，耶穌降生，死在十字架上……，還要教導人怎樣更愛天主。
田樞機的主張就是按照教會的道理來做，不但傳教，而且還要往上傳，往好的傳，讓人愈發的認識天主，於是乎教育的問題來了。田樞機旣然是本著這個精神做，而且我們也都知道，如同上午我們聽到有關雷鳴遠神父所說的話，要做就做，起而行別等著，別觀望，看好了就下手去做。
我們的田樞機就是這樣。他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到達北平，没有三天，他就跟我們神父們說。我那時候正在北平西什庫天主堂做第二副堂神父，很年輕喔！不是今天這樣的，那個時候到處都可以看到我，每次有田樞機談話，我常參加，好在年輕可以各處跑腿。
老樞機說老不老，那時才五十多歲，還不到六十。他就說：「現在傳教只管講個道理不夠，在知識方面也得充實，才能夠多傳教。」他說：「現在你們還年輕，為什麼不去唸書呢？」我毛遂自薦，田樞機也很幽默，他說：「你等一等，我有很多國外的獎學金，我給你留一個，不必在國內，到時候我送你出國，現在先辦事。」
他到北平後，没有一個月，就把所有年輕一點的神父、升神父三年五年之內的全找來了。問我們：「願不願意唸書？願意唸書就派到司鐸書院去。」第一年去了五位，第二年又繼續去了幾位，前後到司鐸書院和輔仁大學唸書的有九位神父。
至於北平教區小修院，當時的修院院長于神父，是荷蘭人，他見情勢，知難而退就辭職了。正巧張潤波主教因為宣化那邊不安定，局勢太亂，就逃到北平。田樞機就請張潤波主教任修院院長，向他說：「修院這樣不行啊！得改制啊！」於是就開始準備。天主的安排，人們不知道啊！因為抗日勝利以後，北平市教育局局長是英千里先生，一位熱心教友，他的幹部、局長、科長、組長，都是青年會的教友：葉德祿、李保勲、趙文煜幾個人，我們都認識，所以修院改中學，不到一個月就批准了。
「北平修院」改制為「耕莘中學」，是在一九四六年九月裏。改制好了，但當時有很多事該做。一直到十月，學生們才把制服做出來，制服做好就像學生的樣子，所以才拍照。這相片在田耕莘樞機傳裡有，如果拿放大鏡看看上頭的字就知道，那是一九四六年十月的事。
樞機主教不自私，凡是能教書的，他一聽到或別人介紹，他都接受。當時修士有多少呢？不到一百人，都是北平教區的。可是慢慢的，因了改制，又因為河北省很多教區的修道院地方很亂辦不下去，也就都來了。鼎盛的時期，即一九四八年初，一共有四百多個學生，單是教書的和輔導的神父就有十二、三位。現在衛道會的會長王永清神父，前幾年在越南去世的穆啟華耶穌會士，如今在台北還有李秀岩，新竹的張少伯，承德教區的神父也有，宣化教區的常達尼老現在是主教，也仍健在，還有瀋陽的一位楊神父。
至於學生，北起黑龍江，南至河北省，很多教區都有，還有青島的。樞機主教到青島後，就派了幾個修士到北平去唸書。我逃難到青島的時候，就碰見其中一位，他幫我買了雙皮鞋，我記得很清楚。樞機主教就是一說就辦，不等的。至於說樞機是否有專長辦修院教育呢？好在他不在了，我可以這麼說，他何能還不如我呢！但是那都没有關係。開始、推動、做起來，這是他的事，繼續去做，按照規矩做，他監督，這就是成功。
並不是一個人什麼都得會才能夠做事，只要目標正確，方法對，用人恰適，繼續下去就是成功。我們的樞機主教對於教育問題，在這次輔仁大學研討會裡得有點註解引證──什麼時候他說過，那個時候他做過。他在剛做樞機主教的時候，從升神父到做主教……他到德國時，人不讓他進去，因為那邊大戰剛完不久，是盟軍佔領區。他從荷蘭轉到聖奧斯汀總院，在對修士談話的時候，他就曾說過：「為傳教為救靈魂，文化事業是很重要的。」
北平淪陷前，一九四八年冬天，從上海到北平，聖保羅號飛機相當有名，可惜只飛了一次，後來就不能再降落，那是另外的話題。老樞機在上海同耶穌會當局商量，也要搭這個飛機把修院的高三班的學生救出來。修院當局開會，規定誰可去，誰不必去，以及安排行程。我那時候是第一梯次的，帶了十個修士，從北平到上海，在上海安定好了，再來第二梯次。第二梯次到達之前，我們第一梯次的就到福州，從福州再到福寧，到牛主教帶領的那教區去繼續唸書。
計劃都做得很好，但是天主的意思没有叫我們達成願望。可是樞機並不死心，等共產黨到了北平後，我是教區裏第一個出走的。當時李君武副主教說：「不用了，出去管什麼。」我說旣然是當時許可我出去，没給我收回成命，我還出去。他說：「你出去不出去我不管。」我說我自己想辦法，就這樣，我到了自由地區。以後跟樞機主教連絡，他也很惋惜，他說我們的計劃没有成功，現在都被共黨佔據了，將來怎麼辦？我當時没說什麼，因為我那時在青島，他在江門，等我快到上海的時候，他又到了香港。
在上海，我們起碼一個禮拜寫一兩封信，他還是惦念著，心裏頭很不放心。我向他建議：「我們可以請副主教來辦。」老樞機害怕，他說：「那不是給他們惹禍嗎？你寫信萬一被查出來，那整個不就全完了。」我給他保證說，我有特殊的方式……等等，他就把他的計劃說出：耕莘高三的，大學的大小修士出來，升神父不過十年的全可出來，到這邊給他們安排地方，安排一切。
於是我把信寫過去，他們也知道了，一個二個，三個五個的，就這麼出來了。出來的修士前後有二十三位、神父有十一位，一共三十四位。出來以後，再到香港。到香港的時候，各處找地方，各處打聽，可以說是費盡了心力。最後安排了二十三位修士，派到歐洲去的十八位，到美國去的二位，還有三位因為只差一年就升神父了，留在香港，升完神父就回去了。現在的北京教區修院院長賈西成神父，就是其中的一位。樞機主教把各處都安排好了，每年寫信，遇到機會能夠看，就去看一看。
如今再說繼續教育。升神父以後的，有人願意再深造得個學位，他不拒絕，他只是說：「哎呀！你可以嗎？你是那個料嗎？你唸得了嗎？」若是人說他想他能夠唸。那就：「好吧！」於是到魯汶、瑞士、羅馬，到各處的都有。到現在，樞機派出的這些人，得到學位的已有十四、五位，這就是他準備後來的修院教育。
從這裏可以看出，我們的樞機主教自己没有學位，他自己也承認，但在普通修院教育裏，他嘗到了其中三昧，所以他做，他推動，他努力完成。
後來他到台北教區來，我們都知道得很清楚，來以前，在羅馬的時候（我那時候還在羅馬）他說：「我是傳教的主教，我先要立修院。為什麼呢？我得有神父幫我一起傳教。可是神父傳教的時候，不要感到壓力或顧慮。我也要立一座醫院。我立醫院為一般病人用，也為我們的神父用。神父傳教的時候，有病就到醫院來。病好了，簽個字，就可以走，什麼也不必問，教區完全負責。」
他說：「傳教人不要有後顧之憂。」所以他先立了若瑟小修院，然後再辦耕莘醫院。幾經波折知道的人不多。在一次又一次的計劃和藍圖後，終底於成，到醫院建成的時候，他已然在天堂上了。今天耕莘醫院有五百張病床，不算很大，但總是不錯的。加惠很多人以外，為台北教區而言，據我所知，每年為教區神父養病、住院等等，提供二三百萬新台幣的福利。神父們有病時不用傷腦筋，醫院都負責包辦。
至於成立大修院更不用說了，大家都知道，前後幾任院長還都在，第一任第三任現在都在場。至於輔仁大學，那是于斌主教之功，于斌樞機名不可没，功不可没。可是田樞機的推動，向聖座教宗的請求建議，也不在少數。教廷方面都答應了，只是校址方面不好解決，據我所知，前後經年累月的舉棋不定，這裏挑那裏選，這邊貴那邊交通不便。最後還是老山東樞機，好像有點霸道似的說：「就是這兒。」就是現在新莊這裏。好像那時候樞機有點過於獨斷獨行，但是要不是他那種山東人的倔勁兒，可能不知還要等到什麼時候。這是我們事後這麼說，也許不對，但是天主的意思在哪兒，我們不知道。反正現在大學成立了。
提到大學教育問題，上午羅總主教說，好像現在教育部不反對神父修女在大學裏工作，我也可以再報告一點：本月二十號，我參加內政部跟新聞局聯合舉辦的民衆團體座談會，談治安等問題。結束的時候，邵局長說了一句話，我聽了很安慰，他說：「現在治安這麼亂，人們開始想到了宗教的力量很好，能夠教人勸善改惡。我們如今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用得著人家，就把人家抬出來。我們的教育到現在，從小學到大學，哪個課本上，哪個課程裏，提過宗教二個字呢？」他說：「這不是很大的矛盾嗎？我不是說該當提倡天主教、基督教或佛教，但是該當叫我們的國民有一個宗教的思想概念、認識，在受教育的時候給他們一個宗教思想才能有用。」
田樞機主教的主張就是：如果神父們能自己有點辦法，能管理學校或在學校有點任務，就像現在有不少個學校的校長教授都是神父，自然會有很大的影響力，這也是一種傳教的機會。雖然不必明說，但無形中為宗教，為我們傳教都有很大的幫助。
今天早晨我在唸日課的時候，看見有一句話，在座很多的神父們你們也都念過：「主啊！你有永生的話，我們何必再找他人呢？」就是說：依靠天主。樞機做事情就是這樣。這不是學術問題，而是信仰問題，是宗教問題。提倡教育，教育的根本先從修士下手，然後神父，神父去傳教。他旣然受過教育，就能在教育上提高人們的知識水準。人們若是認識天主更清楚，如同聖多瑪斯說的：將來在天上光榮天主就更多。
最後我們也希望能夠本著樞機的精神，不必求名，也不必說：「你們看我們做了什麼？」樞機没有說過這樣的話，樞機只是說：「做。」因為別的都不是光榮天主，別的可能都摻雜有其他的成分。他說：「我們做，我們好好的去做，我們努力的去做。」今天在各位賢達面前，只是把樞機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交代了一下，因為當時我在場，我看見了，我也聽他談過這些情節。
有時他的意見過激，說了不太適合的話，我還跟樞機主教拌嘴，老先生說：「你們這邊都有理，我没理！」站起來走了。別人就說：「你怎麼跟樞機這麼說話？」我說：「因為他說的不大對。」雖然如此，老樞機有事時還是找我去做，好在年輕能夠跑腿。後來到羅馬，他經過的時候也是，每次見到總是提到他的計劃說：「我的目標是小修院、醫院、學校。」他說：「這是教區的三個目標。」在歐洲的時候他跟我說過，我回到台北的時候，他還跟我提及。事實上他把這三樣事情都做了，他把這些事情都提倡起來，所謂的「先知先覺」者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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